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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北安，既陌生，又亲切。北安

的山水草木、北安人的爽朗热情，都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令我最难以忘

怀的是一眼清泉——冰趟子泉。

来到北安的小兴安岭密林里，沿着

蜿蜒山路下到山坳平地，在林立的松树

间，在稀疏的草丛中，一眼山泉出现在

眼前。山泉出水口处有几块灰黑色岩

石，隐约可见泉水从石缝汩汩而出，汇

聚成溪静静流淌。溪流两侧长着不知名

的植被，露出水面的岩石上，覆着浅浅

的青苔。

当地朋友告诉我，当夏日阳光普照

大地时，泉上烟波蒸腾，雾霭弥漫，犹

如轻纱罩在水面上；泉水明净清碧，细

流脉脉、如线如缕。

这是一眼常年不冻的山泉。冬季，

泉水从山上流下来，在山路北面，水流

冰冻成为一层层、一片片宽大且高低不

平的冰甸，当地人称之为“冰趟子”。

这里，就是当年东北抗联取得“冰趟子

大捷”的旧战场。

这是莽莽小兴安岭密林中一眼不寻

常的山泉。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它，必须

走近它、回到血火交织的年代。我来到

泉边，轻轻掬起一捧泉水，饮下。泉水

滋润着我的心田，清醒了我的神思。我

品尝到泉水的甘甜和清凉，也体味到其

中的英勇与壮烈。

1937 年 3 月 初 ， 为 打 破 日 军 的

“ 讨 伐 ” 计 划 ， 赵 尚 志 率 领 西 征 部

队，顺着运送木材的山道开进通北东

部 山 里 。 当 时 ， 通 北 山 区 仍 十 分 寒

冷，山上山下依然是冰雪覆盖。赵尚

志率部队进山后，便有一股敌人跟踪

紧 追 不 舍 。 前 有 各 县 讨 伐 大 队 的 阻

截，后有日伪军的追击。敌人的意图

明显，想把抗联官兵赶到大山里饿死

冻 死 。 当 抗 联 官 兵 来 到 一 个 山 道 狭

窄 、 两 侧 山 坡 布 满 茂 密 树 林 的 地 方

时，赵尚志命令部队沿山路继续走二

三里，然后分左右两路上山，沿山脊

再往回折返，埋伏在树丛中，并将马

匹 牵 到 山 后 隐 蔽 起 来 。 不 久 ，“ 讨 伐

队”百余名敌人沿抗联部队在雪地留

下的足迹追寻而来。当敌人全部进入

埋伏圈后，赵尚志发出战斗命令。顿

时 枪 声 大 作 ， 子 弹 雨 点 般 地 射 向 敌

群。敌人趴在道旁拼命抵抗，进至山

腰时，又遭到抗联战士的攻击。抗联

将士居高临下，机枪、步枪齐射，日

伪军应声倒地。

战斗结束后，赵尚志判断敌人一

定会反扑，前来报复。于是决定部队

迅速转移，把敌人引诱到山里，选好

地势，再行歼敌。随后，部队行进至

“冰趟子”。这里曾有几家店铺，过往

车马在这里歇息。车道北就是泉水凝

成的那片冰甸和河沟；车道南是一座

岗岭起伏的小山，山上长满低矮而稠

密 的 杂 木 丛 ， 是 个 打 伏 击 的 好 战 场 。

此 处 还 建 有 4 座 伐 木 工 人 居 住 的 木

营。抗联战士连夜构筑工事，设置埋

伏圈，准备迎击来敌。

3 月 7 日，日伪军“讨伐队”800 余

人，向抗联部队驻地方向赶来。面对武

器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敌寇，抗联将

士毫无畏惧，接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当晚，战斗仍在继续。山里夜间

天气寒冷，枪支冻得打不响，战士们

的手指也被冻得麻木，无法弯曲扣动

扳机。于是，他们就换班轮流到木营

里在火炉旁烤枪、取暖，然后再去出

击。后半夜，气温骤降，趴在冰雪中

的敌人被冻得无力还击，枪声渐渐稀

落。此时，赵尚志判断敌人将会在沟

口 撤 退 ， 于 是 命 令 加 强 沟 口 堵 击 力

量 。 果 然 不 出 所 料 ， 敌 人 开 始 撤 退 。

抗 联 部 队 在 沟 口 与 敌 激 战 1 小 时 ， 杀

伤大量敌人。

虽然敌我力量相差较为悬殊，但是

抗联战士英勇顽强战斗，充分利用天气

时令、地形地物，采取伏击战术，最终

取得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

民的斗志。

望 着 眼 前 汩 汩 泉 水 ， 我 思 绪 万

千，一个个不惧生死、顽强抗敌的光

辉 形 象 浮 现 在 我 面 前 ， 让 我 肃 然 起

敬。我好像听到抗联战士们唱响 《露

营之歌》，“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

马踟蹰，冷风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

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

横 扫 嫩 江 原 ！” 英 雄 的 身 影 早 已 远

去，留下的只有荡气回肠、可歌可泣

的 英 雄 故 事 ， 永 远 响 彻 在 白 山 黑 水 。

今天的北安，白云蓝天清澈透亮；柳

树、白杨与白桦，枝条柔软，随风摇

摆；一望无际的良田尽收眼底……整

齐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勤劳的人

们正在绘就这座小城的新貌。

冰趟子泉水依旧流淌。它是一段

英勇壮烈、保家卫国历史的见证，也

是今天北安人民安定生活的见证。泉

水 无 声 ， 英 雄 的 故 事 被 永 远 铭 记 传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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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 《夏日绝句》 ——“生

当 作 人 杰 ， 死 亦 为 鬼 雄 。 至 今 思 项

羽，不肯过江东”，是我小时候较早

记 住 的 古 诗 之 一 。 从 军 后 ， 我 逐 渐

对军旅诗词情有独钟。

新兵生活结束后，我从连里的图

书 室 借 阅 《历 代 爱 国 诗 歌 100 首 赏

析》，本来想跳过 《夏日绝句》 这首

诗的，不知怎的突然想到：李清照是

著名的婉约派词人，为什么写出这么

“豪放”的诗来呢？她借项羽这个历

史人物，想表达什么呢？

带着问题，我翻看了 《宋史》 才

明 白 ， 在 李 清 照 生 活 的 年 代 ， 南 宋

王 朝 已 处 在 风 雨 飘 摇 之 中 。 目 睹 国

家 到 了 生 死 存 亡 紧 要 关 头 的 现 实 ，

李 清 照 是 想 呼 唤 有 更 多 “ 宁 可 前 进

一 步 死 、 绝 不 后 退 半 步 生 ” 的 勇 士

站 出 来 力 挽 狂 澜 。 随 后 ， 我 又 有 疑

问 ： 宋 代 ， 国 家 危 难 之 际 ， 是 否 有

勇 士 站 出 来 ？ 带 着 疑 问 ， 我 通 过 阅

读 宋 代 军 旅 诗 词 ， 找 到 了 那 时 “ 顶

天立地”的勇士。

范 仲 淹 是 其 中 的 一 位 。 宋 仁 宗

时期，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

承 担 起 西 北 边 疆 防 卫 重 任 。 他 到 任

后 ， 改 革 军 制 ， 团 结 上 下 ， 生 产 戍

边，渐收失地而威震西夏。范仲淹在

任 4 年，西夏不但不敢侵犯，而且称

他为“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他根据

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写 下 《渔 家 傲 · 秋

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

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

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

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

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岳飞是其中的一位。他率领的岳

家军，不仅战斗力很强，而且纪律严

明：官兵敢拿百姓一草一木，马上受

罚；老百姓主动开门让官兵留宿，也

无人敢入；作战时，全军士气高涨，

所向披靡。敌人遇到岳家军，不是溃

败，便是投降。在金兵中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

飞创作的 《满江红》 更是不朽的军旅

诗篇：“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

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

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

车 ， 踏 破 贺 兰 山 缺 。 壮 志 饥 餐 胡 虏

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

山河，朝天阙。”

辛弃疾是其中的一位。公元 1161

年 ， 金 军 在 完 颜 亮 的 率 领 下 ， 南 下

入 侵 南 宋 。 时 年 21 岁 的 辛 弃 疾 ， 聚

集 两 千 青 壮 男 儿 抗 金 。 当 辛 弃 疾 得

知 抗 金 首 领 耿 京 在 海 州 被 叛 将 张 安

国 杀 害 时 ， 亲 率 50 名 骑 兵 连 夜 赶 往

金 军 大 营 ， 以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之 势 袭

击 敌 军 ， 活 捉 张 安 国 。 然 而 ， 辛 弃

疾 由 于 壮 志 难 酬 ， 只 能 是 “ 醉 里 挑

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直到临终

前，仍大呼“杀贼！杀贼！”辛弃疾

创作的豪放词，《鹧鸪天·壮岁旌旗

拥万夫》“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

骑 渡 江 初 ”， 让 人 振 奋 ；《破 阵 子 ·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八百里分

麾 下 炙 ， 五 十 弦 翻 塞 外 声 ， 沙 场 秋

点 兵 ”， 让 人 热 血 沸 腾 ；“ 马 作 的 卢

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令人心驰神

往……

文 天 祥 是 其 中 的 一 位 。 在 南 宋

名 存 实 亡 时 ， 文 天 祥 仍 然 坚 持 抗

元，在 《扬子江》 一诗中写道：“几

日 随 风 北 海 游 ， 回 从 扬 子 大 江 头 。

臣 心 一 片 磁 针 石 ， 不 指 南 方 不 肯

休 。” 被 元 军 俘 后 ， 文 天 祥 宁 死 不

屈 ， 留 下 《过 零 丁 洋》 千 古 绝 唱 ：

“ 辛 苦 遭 逢 起 一 经 ， 干 戈 寥 落 四 周

星 。 山 河 破 碎 风 飘 絮 ， 身 世 浮 沉 雨

打 萍 。 惶 恐 滩 头 说 惶 恐 ， 零 丁 洋 里

叹 零 丁 。 人 生 自 古 谁 无 死 ？ 留 取 丹

心照汗青。”

……

顺藤摸瓜式的拓展性阅读，极大

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宋代的军旅诗词

中可以见到很多那时“顶天立地”的

勇士。

那年秋天，我们部队到科尔沁大

草原进行检验性演训，当时我担任排

长 。 在 演 训 出 发 前 些 天 ， 我 让 战 士

们 读 王 昌 龄 的 《从 军 行》、 李 贺 的

《雁 门 太 守 行》、 戚 继 光 的 《马 上

作》、辛弃疾的 《破阵子·为陈同甫

赋 壮 词 以 寄 之》、 王 翰 的 《凉 州 词》

等军旅诗词。

在演训结束后的休整时间里，战

士聚在一起畅谈自己在战斗中品味军

旅诗词的心得。有的战士说，“黄沙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如

同划破长空的战斗号角，道出了杀敌

灭寇、不胜不还的铿锵誓言，让自己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鼓舞冲锋陷阵斗

志 ； 有 的 战 士 说 ， 我 们 装 甲 兵 就 是

“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日 ， 多 是 横 戈 马 上

行”，只不过先前的战马换成了现在

的装甲战车，可神气多了；有的战士

说，演训就是“沙场秋点兵”，自己

驾驶的装甲车就是辛弃疾词中的“的

卢”，整营的装甲战车向敌阵发起攻

击，真的是“甲光向日金鳞开”呀 ；

也 有 的 战 士 说 ， 从 “ 醉 卧 沙 场 君 莫

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中，汲取了视

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从“回看射雕

处，千里暮云平”体会到胜利时说不

完道不尽的快意和满足。

进行冬季适应训练前，我又让战

士们重温 《无衣》《木兰诗》 以及高适

的 《燕歌行》、岑参的 《白雪歌送武判

官归京》、卢纶的 《塞下曲》 等军旅诗

词。

“ 忽 如 一 夜 春 风 来 ， 千 树 万 树 梨

花开”“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

马 行 处 ”“ 月 黑 雁 飞 高 ， 单 于 夜 遁

逃”“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

谷 浑 ”“ 万 里 赴 戎 机 ， 关 山 度 若 飞 ”

“岂 曰 无 衣 ， 与 子 同 袍 ” …… 这 些 诗

词 ， 后 来 成 为 战 友 们 在 训 练 间 隙 ，

时常吟诵的句子。

此 后 多 年 ， 装 甲 车 疾 驰 在 草 原

和 飞 雪 中 行 军 的 场 景 ， 以 及 那 时 我

们 吟 诵 诗 句 的 情 景 ， 都 深 深 烙 印 在

我 的 记 忆 中 。 经 典 军 旅 诗 词 有 着 穿

越 时 空 的 力 量 。 那 些 脍 炙 人 口 的 诗

词 ， 今 天 依 旧 激 励 着 万 千 男 儿 的 壮

志 豪 情 。 流 传 下 来 的 军 旅 诗 词 ， 是

经 住 时 间 检 验 的 瑰 宝 ， 值 得 一 读 再

读 ， 也 是 我 们 汲 取 精 神 营 养 和 动 力

的源泉之一。

饱含精神营养的瑰宝
■韩 光

天空高悬一轮明月，月光洒向一群

士兵。

月，是圆月。它识得眼前的迷彩，

半个世纪前，它与一盏盏煤油灯一同为

他 们 照 亮 掘 进 的 路 。 兵 ，是 好 兵 。 而

今，他们却无暇抬头望月。此刻，亮如

白昼的巨大山体旁，他们正操纵着挖掘

机，全力打通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百里之外的营区内，攻坚同样正在

进行。在这里，乌云遮蔽了圆月，狂风

卷起沙粒不断拍打在泥水尚未干透的

墙体上，也拍打着他们的迷彩服。

正在建设中的场馆内，浮雕的中国

地图尤为醒目。祖国版图上，几处被红

色五角星标定的地方，正不断闪烁。从

无到有、从有到兴、由兴而盛，该旅历经

半个世纪的历史沿革，化作一条蜿蜒曲

折的线条，无声地诉说着砥砺奋进的光

辉历程。

一

盛 夏 ，亮 白 刺 眼 的 烈 日 炙 烤 着 大

地。一排排工程机械昂首列阵，向着起

伏的砾石路深处挺进。阵阵轰鸣声中、

漫天黄沙下，一名面膛黝黑的干部在施

工机械之间来回穿梭奔忙。

“北方入冬早，要在荒山间开出一

条满足人员装备出行的平整路面，必须

开足马力加油干！”年过五旬的高级工

程师江卫民，眼神坚毅地望向不远处拔

地而起的营盘。

就在几天前，江卫民还忙碌在祖国

边陲，随队参加突击检验任务。长期沉

浸在一线，使得这名老兵明白战场制胜

的需求，需要以何种标准建设眼前的演

训场。

“转弯夹角过小，建议去除多余山

体。”“承压指数不足，需要重新夯实路

基……”回到办公室，江卫民立即着手

撰写报告。不久，工整的字迹铺满在一

张张白纸。直到最后一个句号圆满画

上，这位话语不多的工程师，才悄悄去

了医院。

在医院，战友们急切的问候从电话

传来。他却笑着说：“就是热感冒。你

们别着急，我明早一准到！”

清晨，一辆猛士车载着江卫民来到

营区。这时，开饭号声也响起。面对众

人关切的问候，江卫民面带笑意地说：

“幸好没错过饭点，吃完饭我们正好开

个推进协调会！”

“打赢路上，我们通过一次次摔打

锤炼完成战力升级突破。新的任务背

景下，我们更要发扬传统，保持斗志，听

令景从，闻令而动……”江卫民口中的

“传统”，正是该旅半个多世纪以来积淀

形成的赤诚基因。

50 多年前，千余名抽调而来的官兵

汇聚白山黑水。他们吃的是高粱米、煮

黄豆，住的是茅草土坯房，运输只能用

木板车……尽管条件艰苦，但全体官兵

齐心协力，一锹一镐开挖国防工程，搭

窑造砖整修营房设施，想方设法开辟训

练场地。

“每一个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都能

看到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提起旅队的

创业故事，江卫民依然激动不已。如今，

史册翻到了崭新的一页。红色，始终是

其中不变的底色。红色根基在官兵心中

越扎越牢，赤诚之火燃得愈来愈旺。

二

天光渐明，一轮挑灯夜战的施工会

战结束，二级军士长李先立和衣而卧，

沉沉睡去。再次睁开双眼时，他是被指

导员轻轻拍醒的。

原来，早已办理驻地随军手续的李

先立，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而且

还经常错过妻子打来的电话。两个孩

子也轮番央求妈妈，想去部队找爸爸。

妻子放心不下李先立的情况，于是就拨

通了连队指导员的电话。

“工作上的事要保密，我想等忙完

这 阵 子 再 回 去 ……”听 着 李 先 立 的 解

释，指导员不禁湿了眼眶。

“ 上 不 告 父 母 ，下 不 告 妻 儿 ”是 规

矩，也是传承。上世纪 80 年代，该旅受

命执行某重要任务。战士张晓军临行

前，悄悄写下遗书放在床板下面：“爸

妈，如果出什么意外，我想告诉你们，我

守卫的是‘国宝’，守好它就是保护国家

的尊严！”遗书被战友发现后，不少战友

纷纷“效仿”。从张晓军到李先立，一茬

茬官兵接续传承以苦为乐、牺牲奉献、

忠诚使命的光荣传统。

“ 战 士 责 任 重 呀 嘿 ，军 事 要 过

硬 ……”那一晚，微风拂过工区，指导员

组 织 全 连 官 兵 唱 起 点 名 前 的 一 支 歌 。

直白的歌词与有力的节拍，如同催人奋

进的鼓点，擂响在每一位官兵心头。

三

年底，天气格外冷。

一级上士郭士明关上运输车的厢

板 ，手 掌 有 力 地 拍 在 运 输 车 身 上 发 出

“啪啪”的声响。司机立即会意，启动车

辆开往装备场……伴随着最后一件装

备顺利落地，这场千里转进全新作战地

域的大考已经完成答卷。

但 是 在 方 明 轮 看 来 ，这 场 考 试 远

未结束。“早在来之前，我们虽然做足

了 准 备 ，重 新 修 订 各 类 作 战 方 案 ，但

一 天 没 将 陌 生 战 域 研 透 悟 透 ，就 不 算

扎 下 深 根 。”从 踏 入 军 校 大 门 那 一 刻

起 ，他 的 内 心 就 燃 烧 着 打 赢 未 来 战 争

的渴望。

是 夜 ，装 备 入 库 。 方 明 轮 第 一 时

间会同各营主官、基层骨干，召开作战

想定会议，讨论一路上的见闻、敌情特

情……不到 5 个小时，一摞全新作战行

动预案新鲜出炉。此刻，压在方明轮心

头的一块大石方才缓缓落地。

此时已是凌晨 2 时。他一如往常快

速整理着装，快步上楼，喊响“报告”，并

轻轻敲响旅长办公室的门。

“ 请 进 ！”熟 悉 的 声 音 透 过 门 板 传

来，在那坚定有力的语调中，方明轮清

晰地听出了同样的欣喜与紧迫感。时

刻 向 战 ，时 刻 为 战 ，是 忠 诚 的 重 要 内

涵。方明轮收起思绪，手握方案推门走

了进去……

忠心向战、全心应战、一心备战，该

旅一代代官兵的无悔付出，书写了旅队

发展的绚丽画卷。他们用赤诚为自己

标定，将自己命名为“赤火”。

清晨，机关办公楼前鲜艳的五星红

旗迎风招展，粗壮的旗杆像巨人的手臂

高擎，坚实的汉白玉底座如同导弹基座

一样稳稳嵌入大地，队列中一张张年轻

面孔迎着曙光，开始了新一天的训练。

“赤火”官兵坚信——底色越擦越亮，强

军路上必能战胜各种困难，成为战场制

胜的尖兵。

“ 赤 火 ”
■张新凯 穆思远


